[image: image1.png]B =& A R



[image: image2.jpg]BH = A 2R



[image: image3.jpg]EhaEagh ¥
LA



[image: image4.jpg]


[image: image5.jpg]


[image: image6.jpg]fEMEREIEEE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广州市增城区现年62岁的法轮功学员、会计师张春河女士，因坚决抵制中共在“清零”行动中的强制洗脑转化，二零二一年四月十日，被增城区公安分局、西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八月初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据悉，张春河最近出现低血糖症状，情况比较危急。


张春河女士，一九五九年二月出生，家住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道，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原广州市增城物协公司财务科长兼会计，自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待人和善，处处为别人着想，在亲人、朋友、同事心目中她总是那么温和、善良、是公认的好人。


在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的二十二年中，张春河女士曾屡次被骚扰，五次被绑架。被劫入戒毒所，强制洗脑超过半年；遭非法劳教一年；遭非法判刑三年。


丈夫不堪压力与她离了婚。张春河还遭受着增城区荔城街道、兴发居委人员的无休止骚扰。


二零二零年十月开始，在中共发起的“清零”行动中，荔城街道综治办黄杰纯、兴发居委书记刘智、长寿寺主持悟真法师等人相互勾结，对张春河进行了长达两个多


月的强制洗脑迫害。张春河坚定修炼大法，告诉他们：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者最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洗脑失败，他们恼羞成怒，以张春河向他们宣传法轮功为借口，将她恶告。二零二一年四月十日晚八点多，张春河在家里被增城区公安分局、西园派出所警察十多人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


张春河家住七楼，据了解到的情况，当时，先有几个便衣上楼，其中两人出面，说是收垃圾费的，骗楼下保安开门，再以核酸检测的名义，欺骗张春河把家门打开，非法入室。之后，才有穿着警服的警察陆续上楼，大约上去十多人，将张春河绑架带走。


张春河被绑架后，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封条上写“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西园派出所封”。


增城区公安分局将从张春河家中非法查抄的法轮功书籍和资料等作为所谓“证据”，对她构陷。


五月十七日，张春河被增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七月六日被构陷到增城区检察院，八月初转到海珠区检察院。◇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法轮功学员蔡秀花，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晚上贴真相传单，被跟踪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澄海看守所。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晚上，蔡秀花因为在澄海城区贴了几张法轮功真相传单，被受谎言毒害的人拍到车牌号码，恶意举报到澄海区国保。


蔡秀花当时开的车是儿子王剑书的。汕头市澄海区国保、澄海区澄华派出所、澄海区广益派出所几十个警察窜进王剑书家，将他绑架、抄家，没抄到什么。王剑书被澄海区国保非法拘禁一天两夜后回家。


蔡秀花也同时被澄海区国保绑架。第二天，汕头市龙湖区国保、龙湖区外砂派出所又抄了蔡秀花与她丈夫位于外砂的家。


蔡秀花今年七十多岁，二十多年前身染沉疴，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无病一身轻，二十多年来从未吃过一粒药。


自中共邪党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来，蔡秀花一家多次遭受迫害与骚扰。蔡秀花丈夫与儿子都是从事书画艺术工作，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声誉。中共邪党对蔡秀花老人一家的迫害激起了知情民众的义愤。


蔡秀花现被非法关押在澄海看守所。在此呼吁有良知的正义人士帮助蔡秀花与她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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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东省报道）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余梅，累次受迫害，在中共监狱、洗脑班里共计度过了至少十年，二零一六年八月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四年，在广东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头发全都白了，前门牙齿被打掉了三颗，出狱前遭受药物迫害，出现：头部、脑神经疼的要命，发冷、发热，全身发痒，恶心、烦躁不安，象颗炸弹象要把她的脑袋炸开……


余梅，54岁，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久，全身顽疾不翼而飞，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更主要的是她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按照法轮大法教导的“真 善 忍”原则做事，处处与人为善，身心得到极大的改善。


仅仅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余梅曾经三次都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她丈夫担惊受怕，抑郁成疾，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含冤离世。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余梅与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市区内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四年，于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


下面是余梅诉述她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里遭受的部份药物迫害：


二零一六年我被恶人构掐，二零一八年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里，我还承受着百般凌辱中最恶毒的一种药物迫害，并亲眼看见法轮功学员被药物迫害。那里的犯人如


果病了或者病的很重，还须要报告各级和各种申请都得不到几粒的救命药丸。而我们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一个哈欠，或咳了一声，狱卒命令：马上上来四、五个包夹把我们拖出去让狱医所谓的量血压等有意捉弄，好端端一个人被捉弄完了，就拿来大把不明药物，上来三、四个包夹压脚压手压头的全上阵。


有几次因我不小心咳了一小声，狱警听到就说你感冒了，命令三、四个包夹，她们一拥而上，拿来大把不明药物，有压头、压脚、压手的，拼命的给我灌，把我呛得


窒息。如果药物被灌入肚子后，片刻就会感到全身难受、或恶心、呕吐、头昏眼花。给我灌完药后，又说你不听话好好吃药，把衣服身体都弄脏了，来给你洗个澡。


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她们穿着棉大衣都打冷战的情况下，就把我拖到水龙头那儿，从头到脚淋冷水。把我整得奄奄一息，或她们都累了才消停。


在那个魔窟里，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前身体有过什么病或家庭情况如何、甚至你家庭成员与谁关系好坏、干什么工作的、或某人娶大爱小了等等，警察们都了如指掌。


因为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受到过当地恶人多次的迫害，所以他们上下勾结、合伙、互通有无，好用来针对每个法轮功学员情况来迫害。


在监狱里，我看到很多老年法轮功学员，因长时间的迫害，吃不饱或不给吃、不让睡、灌输歪理邪说，或强迫“转化”，造成心情压抑，神情呆滞，面黄肌瘦或面眼浮肿。她们无奈地排着长长的队，被强迫着吃不明药物。每天都这样，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中。


我身边的法轮功学员陈海霞，修炼前她得宫外孕，没钱医治，面黄肌瘦，险些丧命。修炼二十四年来，没吃过一粒药丸，她红光满面，无病一身轻，她对大法感恩不尽。家人、亲朋好友和四邻村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善良的她受益了，就想把她在大法中的受益分享给人们，好让在病痛中受难的人们也受益于大法。就这样，陈海霞多次受到邪党人员的迫害，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进进出出，受尽人间地狱之苦的凌辱。但不管她身在何处，她都守住善良，不配合恶人做坏事。这样的好人，她现在就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不明药物的惨烈残害。好端端的她，被每天、每次灌一大把不明药物。在药物的残害下，她血压上升到两百多的高压，甚至反出二十多年前的病症来，下身出血不止，她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给饭吃、不让休息的摧残，她整个人都变了样，家人非常担心她的处境。


再说我在那里，将要结束冤狱的最后一个月里，感觉自己身体突变异常，从没有过的这种状态，并带有阵发性的头痛，断断续续的痛，椎骨至头部神经紧绷，有时头脑模糊，记忆力明显减退，心慌意乱，不由自主。直至回家的第一个月，发作时间急速增加。可是二、三个月，还是越演越烈，头部、脑神经疼的要命，发冷、发热，全身发痒，恶心、烦躁不安，感觉生命到了尽头，夜里疼得无法入睡，幻觉中，缩聚在我身上的那几年刑罚、酷刑都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分分秒秒承受，象颗炸弹象要把我的脑袋炸开，要把我炸的粉身碎骨。我承受到了极限。


有二、三次我发现排出的大便很不正常，我套上胶手套在大便里捏出很多灰色粘滞的怪物。我回想自己这段时间除了三餐吃饭，没有吃过其它杂食，怎么会这样了？


这一切不得不使我联想到，有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魔窟里回家三、四个月就不明不白的死去或疯去，这说不定就是出狱前被恶人实施药物迫害所致的。据我所知，前


几年，广东省、佛山市、湛江市、廉江市就有五位法轮功学员从监狱回家几个月就三死二疯。疯的那位我就亲眼看到，坐那都叫喊着“有毒”，发作时烦躁不安，拔头发、不停的抓身体，痛苦不堪，很是可怜，真是催人泪落。


在我身体里停息下来的几天后，市政法部门来人看望我，问我身体还好吗？让我感到满头雾水，这些人怎么又关心起我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关心我，他们说是


上头打电话叫他们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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